
林克洪
人的一生，除了工作，还有生

活。生活油盐酱醋茶，衣食住

行。把自己的生活过成自己喜欢

的日子，如相片一张张翻过。

有时候，生活不容易，你感觉

到的只是它的繁琐、艰难、压力和

无趣。有些人不喜欢在轨道上的

日子，认为平淡无奇，无惊无喜。

有些人不喜欢轨道外的日子，认

为不稳定、风险太大、付出太多。

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日子，

不是让它牵着你走，而是自己把

控方向，朝着自己想去的方向，一

步步慢慢地走过去，不管是步履

轻盈还是道路泥泞。

我不喜欢洗衣服，但我喜欢

把老婆手洗的衣服一件件晒出去。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趴在阳台上，看

它在风中摇曳，慢慢地看它沥干了

水滴。

我不喜欢家里的扫地机打扫，

虽然我并不勤快。我喜欢在兴致来

的时候，自己动手，用全棉的毛巾裹

在扫把上，一遍遍地体验毛发被毛

巾包裹的感觉。

感觉来的时候，我宁可放弃宝

贵的中午，泡一杯茶，放着李健的歌

曲，感受他歌曲中的日子。他缓慢

的歌曲中无不透露着对过去生活的

追忆；对当下日子的收获；对未来日

子的企盼。

生活还是离不开油盐酱醋，可

喜的是我舒展的日子背后，有好几

位女人在支持着我。

有我弱不禁风的母亲，我从未

在经济上尽过赡养的义务，反而时

不时还能有她的接济。

有我可爱的姐姐，经常照顾母

亲，时不时帮我分担。

有我厉害的岳母，已经在她家

里白吃白喝了 18年。她还帮我们

带大了女儿，帮我们打扫卫生、清洗

衣服，毫无怨言。

有我通情达理的妻子，在外工

作思路清晰，在家照顾一家子。

有我还算中意的女儿，跟我兄

弟相称，每天怼我，但也不费我们大

的心思。

日子不是负担，日子是我们手

中牵着的小狗，你要看着它在你面

前奔跑、撒欢。

即使，一月一次要陪老妈去医

院配点常用药，打点营养针，我都认

为这是我幸福的日子。我在挂号大

厅等着老妈缓缓走来，我替她排队、

领药，开车送她回家或在医院门口

目送她自己走回去。这种陪伴何尝

不是日子的一部分。

妻子喜欢去河里洗衣，我会开车

送她去。虽然我不会下水帮她，但我

在河埠头听着音乐、拍着照片，也算

是一种陪伴。她也不会再提苛刻的

要求。日子就在流水中缓缓流过。

每一个晚上，我们都会去散步，

交流当天的工作与所见所闻。两个

身影在婆娑的树影中越走越长。

这就是日子。是我的日子。

日 子

南慕容
旧地重游，昔日略显破落的

江南水乡已成了著名的旅游景

区，古镇的老街上有几家卖珍珠

的商铺，不知是否还保持着原来

现场定制的传统？他走进了青衣

巷口的一家，几个水桶里放着硕

大的河蚌，女人取蚌，男人就在砂

轮前磨洗珍珠。坐在玻璃柜台前

串珍珠的却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

妙龄女子，也许是他们的女儿

吧。两把尺子间放了一排珍珠，

珍珠莹润如围棋中的白子，女子

静气内敛，轻轻用手拈起了一颗，

随即又轻轻地放下，仔细挑出另

一颗，仿佛她的面前正坐着看不

见的对手。

不动声色间，一条水晶线上

缀满了繁星，穿旗袍的女顾客戴

上珍珠项链，在镜子前春风满面，

顾盼多姿。

“阿姨，你好像年轻了十岁。”

女子说。

“不是好像，是真的。”女顾客

说：“既然你都说了年轻十岁，干

嘛还叫她阿姨？要叫姐姐，姐姐，

侬晓得伐？”女顾客的普通话里夹

杂着淡淡的上海腔。

“姐姐，姐姐，小姐姐。”女子

调皮地伸了伸舌头，一口吴侬软

语珠圆玉润婉转动听。

女顾客付好了钱，女子又附

送了几颗珍珠：“摘项链的时候不

要用力过猛，以前太湖水养过它，

现在这些珍珠就要靠你养了。”

柜台上的珍珠饰品款式繁

多，琳琅满目，女子见他瞅了半

天，却没有购买的欲望，也不抱

怨，微笑着说：“送你一颗珍珠。”

女子笑起来的时候，一对酒窝里可

以放下两颗珍珠，瞬间，他有微微的

怔忡。

十多年前他高考落第，动了穷

游的念头，怀揣不多的盘缠和一把

吉它，走遍了江南的烟水路。盘缠

很快用尽，他的歌声并不嘹亮，吉它

也只是在旅途上排遣寂寞的陪伴，

原本并不打算靠此生活。当他来到

这个太湖畔的江南小镇时，已是饥

肠辘辘，路过青石巷口的一个制作

珍珠的木排门时，他忽然鼓起勇气，

按弦弹唱了起来：“说新闻，道新闻，

新闻出在扬州城……”刚模仿赵志

刚的唱腔起了一个头，木排门走出

一个扎小羊角辫的七八岁的女孩，

她用稚嫩的童音接过了他的歌声：

“扬州有个李文锦，千里投亲到绍兴

……”

“珍珠，快领哥哥进来吃晚饭

吧。”里边传来一个中年女子亲切温

柔的声音。

原来那个小女孩的名字就叫珍

珠，他注意到她笑起来的时候有一

对珍珠般的酒窝。不是盛情难却，

而是饥饿感已经无力抗拒桌上的热

汤暖饭。善良的女主人嘘寒问暖，

得知他是从宁波来的，因为高考落

第感觉前途迷茫才四处漂泊，女主

人说：“与其毫无目的瞎逛，不如趁

早回家，重振旗鼓。”

他说：“我只是想多阅历，每个

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你看

这个古镇，湖光潋滟，遍地珍珠。”

“你想法不错，年轻人就应该多

去外面走走，见识多了，才能胸怀广

阔，眼前的路也会豁然开朗。”男主

人慈眉善目，目光里尽是期许。

记得那一个晚上，男主人还请

他饮了啤酒，罐装的那种，女主人打

开了 CD，CD里传来越剧《珍珠塔》

的歌声：“想今日蟾宫折桂占鳌头，

御笔钦点出帝邦……”歌声里尽是

美好的寓意，他弹吉它，母女俩跟着

CD里的歌声轻声和着，她们的声音

如珍珠般细腻清澈。

欢聚结束，他谢绝了留宿，执意

要走。女主人说：“出了小巷，就是

古镇最主要的商业街，街上有简易

旅馆，你可以住在那里。”临走前，他

们给了他几百元钱，他偷偷把吉它

藏在沙发底下，一把吉它可能值不

了多少钱，却是他唯一的家当。但

小女孩似乎发现了什么：“哥哥，你

的……”

“嘘，”他把食指竖在嘴唇。女

孩心领神会，不往下说了。

“送你一颗珍珠。”小女孩摊开

手心，手心里是一颗大大的珍珠，在

月光下晶莹剔透，犹如夜明珠。

夜宿一巷之隔的老街旅馆，月

光下隐隐有渔鼓简板的声音传来：

“说新闻，道新闻，新闻出在扬州城

……”

第二天一早，他问旅馆老板：

“你们的镇上盛产珍珠，是不是给女

孩取名都喜欢叫珍珠？”

老板说：“你是说青衣巷那个小

女孩吧，她确实叫珍珠，她是那户做

珍珠人家的养女。”

“养女？”

老板叹了一口气，说了那段古

镇人尽皆知的往事：多年前的一个

清晨，青衣巷陈氏珍珠作坊的门口

突然传来婴儿哭泣的声音。陈氏父

母打开木排门一看，却是一个弃婴，

包裹里有写着生辰八字的纸条，还

有几颗珍珠。陈氏父母结婚多年，

没有小孩，于是就把这个弃婴视为

己出，弃婴是个女孩，很自然地被取

名为珍珠……

“珍珠长大了？”他望着眼前的

女孩说，她的酒窝更深了，岁月像个

无声而隐忍的河蚌，痛苦的成长中

孕育着灿烂的光华。

“你是在叫我吗？”女孩怔了怔

说：“我们这里的女孩都叫珍珠。”

他注意到商铺的墙角挂着一把

吉它，吉它的琴头、面板和弦枕上镶

嵌着几颗珍珠。他说：“我看到喜欢

的东西了”。

女孩开心地说：“我们陈氏珍珠

是几十年的老字号，总有一款是你

喜欢的，是珍珠项链还是珍珠包？

那个珍珠塔是跟一个工艺大师合作

的，价格有点小贵。”

他指了指那把吉它说：“我要那

把珍珠吉它。”

女孩似乎在回忆什么，良久才

说：“这可是非卖品。”

正在河蚌里取珍珠的妇女听到

他们的对话，抬起了头，她似乎认出

了他，笑意盈盈地望着他，声音一如

当年的温婉：“是的，非卖品，非卖他

不可。”

男人关掉了电机，说：“非卖品

的价格当然是非一般的贵，虽然没

有渔鼓简板，但能弹着吉它唱一遍

道情也算成交。”

“还得加上这个。”他从背包里

掏出一颗珍珠，对着女孩说：“送你

一颗珍珠。”

十多年过去了，作为美好的留

存，它在岁月里更加光洁圆润，但谁

又能说清楚，从它离开痛苦的母体，

来到温情脉脉的人间，蕴含着多少

日月的精华、山水的魂魄？

送你一颗珍珠

初春 傅继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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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闪电

没有闪电

没有惊雷

分明已经听到了春的脚步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迫不及待

掀开压在身上重重的泥土

啊 拥抱了久违的阳光

一下有了无穷的力量

紧紧的拥抱

你的气息

你的芳香

让人窒息

让人喘不过气来

让人融化

血液中融入了你

融为了一体

任凭狂风刮过

暴雨砸过

战马踏过

我仍站在原野

哪怕火山喷发的那一刻

化为了灰烬

然而千万年后的天池山下

又勇敢地长出了我——

小草

小草

王月曦
寓居杭城多年，得到同乡老友

王利华作品在浙江美术馆展出的消

息，我一家第一时间就赶过去了。

只为车号被限，寻车位停泊又转了

许多圈，当我巴巴急急赶到开幕式

现场，已经中午十二点了。

当时正在陪同参加开幕式嘉宾

用餐的王利华，接到我的电话，不到

十分钟就风风火火地赶过来作陪。

我心里颇有歉意，因为嘉宾中有许

多泰斗级的画家和省厅级的领导

们。这就是王利华——一位乡情友

情浓于一切的画家。

走进充满艺术气息的浙江美术

馆三楼，二个呈 E字形的大型展厅

呈现在眼前，仿佛回到了浙江东部

象山港畔山水之间，被一股浓郁的

乡土芳香紧紧围绕。这种久违的感

觉，是任何美梦都替代不了的。

一座座云山雾海，一道道飞瀑

清流，一幢幢古建民宅，一捧捧民俗

乡情……如春风扑面，似甘饴润

喉，游移欣赏间，不觉浮想连翩，感

从中来。

这幅秀美的临溪山乡图中那组

漂亮的小镇会是举世闻名的溪口

吗？没有车水马龙，不见商铺琳琅，

清纯得几乎是世外桃源！

不错，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的溪口三里长街。中段那幢木结构

小楼最让人魂牵梦绕！那时，奉化

县展览馆巡回展出每到溪口，展览

馆内初出茅庐的王利华、姜宝林、韩

培生、郑福海等美工人员，以及从全

县各单位精心挑选出来的讲解员们

便在这小楼内安营扎寨。当年的小

楼如今已成了寻常百姓随意观光的

旅游景点，门外游人如织，百业兴

隆。

也许几十年之后，溪口古镇会

有更俏的模样，只是久违故乡的游

子，恐怕会有许多失落吧？无妨，有

这幅《剡溪源源秀溪口》长卷，无论

何处都能得以印证。因为时空虽然

会模糊，但画里的玉泰盐铺以及临

溪长街的民国风情却将会像《清明

上河图》一样成为永恒。

我在一组三隐潭画框下凝视良

久，不仅仅是因为画面的雄浑和天

香国色，还因为那一叠叠飞瀑，一缕

缕云岚，一重重山峦中凝聚了无数

乡思和逸趣。

在奉化工作生活长达五十余

年，我最喜欢休闲并向师友同好们

炫耀的地方就是雪窦山的飞瀑。从

古到今，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拜倒

在飞流翠峦之下！现代文坛健将周

瘦鹃曾撰文透露，因贪拍三隐潭雨

霁照片而忘情，一脚滑倒水里，人虽

没事，但却把相机内及身上携带的

胶卷全涤成了白卷。雪窦山飞瀑之

奇秀险峻，令人得意忘形到何种地

步，由此可见一斑。王利华用他的

娴熟技巧和缜密心思把它们描绘得

越发的生动逼真，恰到好处！

退休后，我曾领着一小队老驴友

打从亭下湖边入口步行到三隐潭，又

从第三隐潭一直步行到徐凫岩，中间

有好几段羊肠小道被雨水山洪冲断，

已经为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老人

家们像小孩似地匍匐着、拉帮着履险

前行，凭着奉化人对家乡胜景的依恋

和执着，硬是登上了飞珠溅雪的徐凫

岩瀑布之巅。这队老小孩中，就有利

华的爱人沈老师。

凝视着这些诗情画意呼之欲出

的画面，真分不清人在画中还是画

在心中！

我曾经搜断枯肠想用最贴切的

词汇形容家乡风物有多美多香，早

在四十年前写过的一篇散文《马兰

草》至今还觉得口角留韵，可是看到

王利华画中的土特产是那样的鲜活

靓丽，美轮美奂，顿时觉得自己写过

那些语言是那样的平庸无奇。我不

懂画，只知道国画与油画的主体差

别主要是写意与写实，没想到写意

与写实巧妙运用之后，会产生如此

神奇的效应！我想，王利华之所以

能在绘画艺术上有突破性的造诣，

与他对家乡风情有特殊的情感、对

故土风物有特殊的情结分不开吧？

正是这份挥之不去的情感情结，促

使他退居二线后挥毫泼墨，夙兴夜

寐，心无旁骛，精心打铸宁波奉化风

物画卷，为子孙后代描绘出一批又

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21世纪前后的遗存状态。

在此处展出的诸多佳画中，最

具历史价值的非 33处宁波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全景图莫属。这些形

态各异、风格独具的古建和遗址遗

迹，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坐标，是阿拉

宁波先人辛勤创建的知识宝典，是

国人乃至世人的宝贵财富！但是物

质毕竟无法永恒，历史痕迹终究要

被时光湮没，虽然有方志记录摄影

录像等现代技术可以抢救保存传

承，但不可能保留其固有的状貌和

内存的灵魂，而王利华运用他特有

的翰墨功夫做到了貌真神酷，足以

流芳千古！

看着品着墙上美不胜收的画

面，忽然想到一个很有趣但很荒谬

的话题——轮回，此时此刻，我真希

望有轮回一说，几个世纪以后，如果

我重返地球，看到这一砖一瓦一草

一木都丝丝入扣的画面，我一定会

如梦方醒：阿拉是宁波人！

夕阳偏西，展厅里还是人潮涌

动，镁光闪烁，要不是怕周末路堵，

让家人受累，还真舍不得离开这静

穆的艺术大餐。

西湖入秋，光景无限，夕阳下的

秋光愈显得壮美，就像王利华的翰

墨乡情，浓浓的，醇醇的弥漫在江浙

大地，滋润着心灵港湾。

翰墨铸乡情
——王利华中国画品读


